
3月7日下午，记者几经
周折，与两名直接行凶者的

家人取得联系。在六合区程
桥镇受雇行凶者黄某家中，
黄某的父母正坐在堂屋里，
看着公安机关下达的拘留通
知书，不住地抹眼泪。“实在
想不到生性内向寡语的儿
子，竟会干出这样的事！”黄

某的父亲说，2月27日上午10
点多，儿子回到家里，直喊过
年期间老吃大油大腻的东
西，要母亲给他煮点稀饭，吃
了好出去办事。可稀饭还没
煮好，儿子就已火急火燎地
赶出门去，此后就再也没见

他回来。
2月27日下午1点多，黄

某伙同江某，在六合区程桥
镇一段无人的乡镇公路上，
将开车打算前往区里开会的
竹镇镇党委书记砍伤，随即

逃之夭夭。
“2月27日晚，我打儿子

的电话，可手机关机，随后几
天都联系不上他。”黄老汉
说，他当时有些不祥的预感，
到了3月1日以后，竹镇镇党
委书记被砍的消息已经在街
面上传得沸沸扬扬。3月5日
晚，黄老汉在电视上意外地看

到了儿子受审的镜头，这才得
知儿子竟然砍了人，而且砍的
竟然是竹镇镇的党委书记！

3月6日，黄老汉一家接到
了儿子被刑事拘留的通知书。
“我两次前往看守所探

望儿子，但都没见成。”由于

担心天气降温儿子受冻，黄
老汉将捎来的棉衣留下，托
看守所人员转交给儿子。

黄老汉说，黄某是他的
小儿子，刚满24岁，只有初中
文化程度，一直没有固定工

作，偶尔在六合城区打零工，
一个月挣个五六百块钱，不

大回家。而近一段时间以来，
儿子的精神状态似乎特别
好，对自己的前途满怀信心。
“过年在家的时候，他对

我说，有一个人要找他办事，
事办完了就帮他安排一个好
工作，‘等开春就可以有好工
作了，你们不用烦了’，儿子

当时说。”黄老汉回忆说，“当
时我就纳闷：谁会找他办什么
事？我就劝他，还是到镇上的
服装厂找个活干吧，一个月千
把块钱就很不错了，安稳，比
成天在外面瞎晃荡强！”

黄老汉称，儿子黄某生
性内向，不多说话，也算不上
社会上的混子或活闹鬼，虽
然个头很高，但十分瘦弱，
“真想不到他竟会做出这种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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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记者在六合区人民

医院住院部，见到了受伤的竹
镇镇党委书记王福春。他依然
躺卧在病床上打吊针，被砍伤
的右手被夹板夹着，缠着厚厚
的绷带。旁边有随从陪护，并
对来访人员进行礼节性的接
待或挡驾。不时有带着水果花

篮的人前来探望，病房门窗玻
璃已被糊上了一层报纸。

对于砍伤自己的凶犯和
幕后主使已悉数落网，幕后主
使奚某到底跟自己有什么过

节，王福春不愿多谈，只是说：
“此事已由区委宣传部统一扎

口，我个人不便说什么。”并强
调：“这只是一般性事件，谁都

可能遇到，”但他默认奚某的
确为一承包工程的老板。

王福春说，自己被砍伤一
事并未对镇上的日常行政工
作造成过多影响，他本人也不
会因为此事而改变一贯的工
作作风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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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记者要了解王书记

被砍的经过，六合区委宣传部
一干事在电话请示了分管部
长后表示，公安部门已就此事
发了通稿，区委领导也就此事
明确表态：关于此事的信息发

布到此为止，其中详细内情不
便透露。就连奚某到底叫什么

名字，他们也认为不便说。
六合区公安分局政工科的

戚科长说，此案整个的侦破和
审讯过程均由上级公安主管部
门部署安排，其中内情，除分局
个别办案人员外，包括政工科
在内的其他人也知之甚少，甚

至连他们自己向局长汇报的材
料，也只是从媒体的报道中搜集
来的，所以他们分局无法向媒体
介绍什么。不过政工科一名干
事同时表示，镇党委书记被砍
一事的确是因工作矛盾而起，
绝不是坊间盛传的起于 “情

事”。 6789 :;< =>

根据警方公布的“在马
汊河一工地将奚某抓获”的

唯一信息，记者一行驱车在
位于南京大厂马汊河一带的

工地四处寻找，试图能了解
到有关奚某的一丝线索，可
寻遍了该区域所有的工地，
得到的答复都是“没有听说
过这个人”。

经人指点，3月9日，记者
终于获得了此次刀砍竹镇镇
党委书记的“中间人”叶某，
和幕后指使者奚某的准确家
庭住址，并得知叶某在六合
承包了一个停车场。

中午12时许，记者首先
找到叶某承包的位于六合城

区的一家停车场。当记者走
进该停车场管理办公室时，
偌大的办公区域空无一人，
但挂在墙上的小黑板上“叶
某初二值班”的粉笔字样还
依稀可见。几经询问，记者终
于找到了一位自称是叶某的

同事姚先生。姚先生告诉记
者，叶某和幕后指使者奚某
是初中同班同学，两人从小
一起长大，关系密切。

姚先生说，叶某和奚某都
是六合人，后来奚某在大厂工

作，之后改做工程生意。而叶
某则于2004年开始承包了原
207车队的停车场，效益还不

错。对于刀砍镇党委书记的内
情，姚先生说他并不清楚，“这

种事情怎么可能让一般人知
道呢？”至于奚某，姚先生说，
他只是在叶某和奚某同学聚
会时见过一两次，他本人对奚
某并不熟悉，并称叶某一直患
有肝病，健康状况很不好，不
过为人挺仗义。记者问，此次

砍人事件中，叶某的妻子也卷
入其中，叶某的妻子姓江，而
砍人者中也有一人姓江，二者
之间是否有什么联系？姚先生
说，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在六合一宿舍区，记者

见到了叶某年迈的父母亲。
两位老人都病卧在床，由一
自称是保姆的中年妇女侍

候。见记者来访，两位老人均
表示，儿子在外面的一切事
务均与他们无关，刀砍镇党
委书记一事他们也毫不知
情。“平时我与他见面的机

会就少，他自己惹的事只有
他自己最清楚。”

当天下午，记者又根据
所掌握的信息，找到了此次
砍人事件的幕后指使者奚某
的家。据有关资料显示：奚某
的户籍所在地在玄武区，家
却安在大厂的某小区。记者

先是按一阵门铃，可家中没
人，小区的物管人员说奚某

的爱人上班去了。经记者好
说歹说，物管人员终于同意

与奚某的爱人电话联系，但
无论如何不肯把电话号码告
诉记者，奚某的爱人叫物管
人员留下记者的电话，并称
随后会与记者联系。

因一直未等到奚某爱人
的电话，记者在奚某所住的单

元楼下守候，希望能等到奚某
的爱人下班回家，可等了一下
午，也不见奚某的家人回来。

记者随后上楼找到奚某
的家。听到敲门，屋内一女子
作了回应，一打听才知道她

是奚某家的钟点工。钟点工
隔着紧闭的大门告诉记者，
奚某的妻子上班去了，要很
晚才会回来。记者说明来意
后，希望钟点工能够提供奚
某妻子的电话，该钟点工打
了一个电话，称主人不同意

将电话号码告诉记者。
晚上6时许，一辆小车突然

开到了记者面前，下来两男一
女三个人。来人自称是东林
（音）公司的，说奚某是他们的
朋友，也是公司的领导。他们希
望记者不要打搅奚某的家人，
称事件发生后，奚某的妻子一

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目
前不便接受采访，等案件调查
清楚后，自然会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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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晚，记者在六合
城区园林附近的一家茶馆，

见到了黄某18岁的女朋友和
同案犯江某的妻子。

黄某的女朋友刘小姐说，
黄某平时在城区一家电器商场
装空调，“有事就去做，没事就
不做。”对于刀砍镇党委书记一
事，“事前我从未听他说过。”

“大年初一，他曾来过我
家拜年，之后就再没见面。3
月1日晚，他给我打来电话，
说‘我砍了个镇长，是一个
有来头的人叫我砍的！’3月
3日傍晚，他给我打来电话，
伤心地说 ‘我不能回来了，

我被骗了！’，我问‘什么被
骗？’他说‘你看报纸就知道
了！’随后电话就挂了。”

而江某的妻子周女士则

说，砍人事件发生后，江某也
曾给她打来电话，在最后一

次通话中也说“被骗了，回不
来了”，而在之前的一次通话
中，江某曾说“之前明明说好
要砍的是一个有钱的小老
板，谁知看了报纸才知道实
际被砍的竟是镇长（实为镇
书记）！”不过，当时江某并

未过多慌乱，因为江某说“让
我们砍的人来头更大”。

周女士说，他和江某都是
苏北宿迁人，来六合才2个多
月，原先她和刘小姐在宿迁同
一家美容店学美容，黄某就是
常去宿迁看女友时，与周女士

的老公江某认识的。黄和江同
年，今年也是24岁。两个月
前，江某夫妇一起从宿迁来六
合打工，和黄某自然就成了朋

友。江某平时帮别人做些安装
空调的活，黄某便跟着江某一

起帮人装空调。
至于报纸上说的“找来

黄某、江某砍人的叶某（中间
人）”，刘小姐和周女士均
称，她俩只见过叶某夫妇一
次。约1个月前，在六合南门
所住小区附近，叶某曾请黄

某、江某吃过一次饭，当时刘
小姐和周女士也在座，不过
席间只是闲聊，“并没有听到
和后来砍人有关的事情，我

们也不清楚叶某的底细，看
上去三十几岁，像个老板，我

们喊他‘叶哥’。”
周女士说，江某平时在

外面的任何事情从来不跟她
讲，砍伤镇党委书记一事，她
也是通过看报纸才得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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